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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ld Chinese Initials of Characters Shi氏 , Shi視 
and others according to Ancient Chinese Scripts

ZHANG Fuhai
Centre for Study of Excavated Text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The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of shi氏 and shi視 are Chan禪 , and this 
means the initials in Old Chinese may have either been a velar *ɡ- or a dental 
*d-. Li Fang-kuei and Zheng-Zhang Shangfang reconstructed them as a velar 
initial based on some phonetic series. However, judging from more abundant 
phonetic series, loans, and paronyms in ancient scripts with secure dates, their 
Old Chinese initials should be a denta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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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戰國時期言語異聲與楚系簡
帛中的文字異寫 
—兼論戰國楚方言的性質

葉玉英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楚簡中的形聲字異體、通假字、變形音化字、雙聲符字所反

映的語音現象有三種：語音與戰國雅言完全相同、非常接近、或者

有比較大的不同。其中第三種情況所揭示的當為楚方言。楚系簡帛

中的文字異寫表明：至遲到戰國中晚期，楚方言已經形成。楚方言

中保留了系統的清鼻流音和複輔音聲母，它們是西周春秋雅言的留

存。戰國楚方言的形成是多民族語言融合的結果，只是在融合過程

中華夏語起主導作用。楚簡中語音差別比較大的用字，很可能反映

的是戰國楚方言中不同的語音層次或語言內部的演變。

關鍵詞：	楚簡　文字異寫　楚方言　變形音化　雙聲符字

* 本文英文版已於 2017 年發表，詳見 Ye Yuying, “Variant Speech Sounds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Variant Characters in the Chu Manuscript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u Dialect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50, 3 
(2017): 213–234.

* 【基金資助】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文字異部諧聲通假與上古音研究」（編號
14BYY099）；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16 批戰國楚簡諧聲通假數據庫建設與上古
音研究」（編號 17AYY013）。

* 文中所用楚簡文字異寫的字例與拙文《據秦楚用字之異考察複聲母在戰國秦楚方言
中的留存》（復旦學報 2017年第 3期）所用例證有部分是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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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周古文字材料來看，雖然生活在當時中國大地上的民族口

語語言可能各不相同，但他們所用的文字卻大致是一致的。1到了戰

國時期，長期的政治分裂，使得「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說文解

字．敘》）的局面日益嚴重。人們因口語語言不同，慢慢影響到文

字上，也形成文字上較大的差異。目前古文字學界一般把戰國文字

分成五系，即秦系、楚系、三晉、齊系和燕系。2在大量出土戰國文

字材料的今天，不少學者都在探索戰國文字異寫的成因，3有的還對

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寫進行比較深入的專題研究，4但他們都還沒有考

慮戰國時期的文字異形是否與語言的不同有直接聯繫。我們認為，

如果想要把握戰國時期文字異寫現象的本質，就應該將它與戰國時

期的語言狀況聯繫起來考察。本文以楚簡為研究對象，探討楚簡文

字異寫與戰國楚方言的關係。

1 山東鄒平丁公村出土的龍山時代陶文和江蘇高郵龍虯莊出土的龍山晚期陶文被認為
是古代東夷文字，考古還發現春秋晚期巴蜀文字和春秋戰國古越族文字。不過這些

文字使用範圍可能有限，影響力也遠遠不如殷商甲骨文和兩周金文。在商周時代，

起主導地位的文字系統還是商周文字。參看俞偉超：〈東夷系統的已佚古文字〉，

收入《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頁 139–146；馮時：〈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四川文物》2008 年
第 3期，頁 46–49；馮時：〈巴蜀印章文字考釋—巴蜀文字釋讀方法探索〉，《四

川文物》2015 年第 3期，頁 32–36；王志平：〈「東夷文字」的系屬與語言接觸問
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上海：中

西書局，2016 年），頁 589–602。
2  李運富對此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戰國文字從總體來看，仍然是一個系統，只是在這
個系統內部有比較多的個體字符差異和局部風格的不同。戰國的分裂並沒有造成

漢字體系的分裂。參看李運富：〈戰國文字「地域特點」質疑〉，《中國社會科學》

1997 年第 5期，頁 170–182。
3  張振林：〈戰國期間文字異形面面觀〉，收入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二輯（武
漢：崇文書局，2004 年），頁 346–353；孔祥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戰國

時期漢字狀況與彝文現狀之比較〉，收入《文字學論叢》第二輯，頁 354–377；陳
偉武：〈一簡之內同字異用與異字同用〉，收入陳偉武主編：《古文字論壇》第一輯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35。
4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 年）；
陳斯鵬：《楚系簡帛中字形與音義關係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魏慈德：《新出楚簡中的楚國語料與史料》（臺北：五南圖書，2014年）。

一、戰國時期楚國語言使用狀況

周祖謨認為在春秋時代，「至少周、鄭、曹、許、陳、宋、

魯、衛、齊這一廣袤地區有了區域的共同語。這一區域共同語到了

戰國就發展成為黃河流域以至長江流域的共同語。⋯⋯這種共同語

就是漢代以後發展為全面共同語的基礎。」5這種共同語被稱為「雅

言」。與雅言相對的是各地的方言或土語。據典籍記載，春秋時期

楚方言與古越語是不能通話的，需要翻譯。劉向《說苑．善說》中

記載鄂君子晰聽不懂《越人歌》，只好找來越人翻譯，將《越人歌》

的歌詞譯成楚方言。劉曉楠認為，「當時漢語楚語、越語（即吳越

語）與中原的夏語（即雅言）有很大的不同，三分天下。」6

關於楚方言的形成過程，有的學者認為它是從華夏語演變而

來的方言，有的學者則認為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交融的結果。吳安

其認為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大約分布著東部、中部和西部三種主要方

言。東部和西部的漢語方言分別承襲商代東、 西部方言的特點；楚

方言是原來東部方言傳播的結果。春秋時期漢語已傳播到長江中下

游的楚、吳地區。7

鄧曉華反對將某種方言的形成發展看作是祖語文化一條直線

貫穿下來的線性語言史觀，並提出「交互作用圈」的概念，主張從

族群互動、語言接觸及與區域文化特徵的關係的角度來探討語言的

形成。8學者中主張楚方言的形成是不同語言之間相互交融的結果的

人，也都承認華夏語的強勢地位及其強大的輻射作用，不過他們也

關注戰國楚方言中的非漢語成分。在古書中，楚和吳、越一樣被稱

5  周祖謨：〈漢語發展的歷史〉，《周祖謨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7。

6  劉曉楠：〈歷史方言研究的本體與特徵問題〉，收入《21 世紀的中國語言學（二）》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 459。

7  參看吳安其：《漢藏語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65；
吳安其：《文獻語言的解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 259–285。

8  參看鄧曉華：〈關於古南方漢語非「漢」說〉，收入陳支平主編：《林惠祥教授誕辰
100周年紀念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70–86；鄧曉華：《人
類文化語言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 90–94。


